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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可算是一年中最美最
好的时光，天基本都晴着，碧空白云，
而阳光正好，气温正好，湿气不重但
又不乏丝丝润泽，体感最舒适，穿一
件衬衫、短袖或是一件薄衣都刚刚
好，在户外散散步也不会热出汗。

学校的晚饭早，五点多辰光我便
能在校园里饭后漫步了。也许是置
身人体最适宜温度的缘故，感觉路上
的行人都洋溢着欢欣愉悦，缓缓地走
路，轻轻地说话，悠然自得。有几位

同学手里攥着一卷书，将看未看，光顾着深呼
吸清新的空气，目光流连于被高楼挡住身形
但依然洒落在草地、楼墙以及树梢上的温柔
的夕辉，那里面恍若奏鸣着歌声和诗吟。

那片银杏林不知何时换上了青绿色的
盛装礼服，前阵子还只见一些细碎的嫩芽稀
疏地爬上裸露的枝干，而转眼间，密密麻麻、
层层叠叠的扇形绿叶填满了树冠部分的间
隙，连成了一片森森然的绿，收掩了枝条，也
遮住了阳光和天空。走在石板小径上，林间
仿佛荡漾着绿波，人被浸润得竟然有些凉意
了。

和银杏林一样，校园里各种树啊、草啊
都一下子长得郁郁葱葱、高高大大了，编织出
一丛丛拥挤稠密的繁盛。绿叶肥肥厚厚的，
似含了一层轻盈的脂肪和水分，显得饱实丰
满，恰似那些发育良好的高中学子，骨肉丰匀
健美，青春风采俏然张扬。

花在这个月份显然不是主角，然而在小
河岸边却盛开着一席纯色的金鸡菊、月见草、
红花酢浆草，红的、黄的、粉的。不同于春日
百花的娇嫩柔弱，这些初夏的花儿不仅明艳
绚烂胜过春芳，更显出一份自信满满的老
练。在这个季节，它们扛起了花界的旗帜，去
抗衡那肆意蔓延、气势健旺的绿。

过一拱小桥，过一垒小山，过一曲小径，
从某个缺口处折进田径场，眼前一下子开阔
明亮了：大幅的绿色草坪，红色跑道铺展成一
毯动感热烈的青春大舞台。人群一簇一簇散
布在操场上，有沿着跑道快走、慢跑以及冲刺
的，有在绿茵场上追逐着白色球儿和球门的，
最热闹处当属西北角的篮球场，密密匝匝围
满了人，正在举行篮球比赛，无数双眼睛盯着
那十个少年围绕着一个篮球的拼搏厮杀，少
数几个体格强壮、肌肉健硕、皮肤黝黑的体育
特长生一次次引爆全场的尖叫欢呼，另一些
身板略显单薄、球艺一般的男生也不甘示弱，
拼尽全力，撞击出一圈圈晶亮的汗珠和青春
的荷尔蒙。他们的力量或许来自于那些起劲
跳着喊着加油助威的女生吧，在心仪女孩的
眼眸中、心灵间，他们努力塑造着自己的男性
形象。

从球场的喧嚣中出来，我开始绕行操
场，当下这个年龄和身体状况也许最适宜这
项谈不上多少运动强度的项目。不过在那些
奔跑、跳跃的年轻身姿所设置的背景里，自己
已经懈怠迟钝的细胞也被激发唤醒，脚步不
禁轻盈有力起来。操场边上的肋木架上，一
个上过我选修课的女生正在下腰、压腿，她朝
我挥手微笑，细密的汗珠沁满红彤彤、吹弹欲
破的脸，那个样子真好看。

掩藏在树丛中的音箱流泻出舒缓的声
浪，校园广播开始了，音乐飘荡开来，像是乡
村那袅袅的炊烟。我知道，此时此刻有不少
孩子在广播室外排队等候，一个接一个地去
唱上一首最拿手的歌。民谣、美声、流行、嘻
哈、R&B，各种风格层出不穷，有几曲真是演
绎得太动人了，整个校园为之安静，连空中翻
飞的云雀、草间翩舞的白蝶都凝滞了身姿，红
花绿叶也竖起了耳朵。

少男少女的歌声里有欣喜，有希望，有
忧伤，有迷茫、有我们想象不出的曲折迷离的
心路和故事，百转千回，他们唱给谁听呢？是
天上悠游的白云，是渐渐沉落的夕阳还是即
将款款升起的月亮或者星星？也许，这位知
音在某个教室里，正在会心微笑抑或热泪盈
眶，也许这位听众在远方，在未来，是那个可
以遇见的更好的自己。

他们肯定不是唱给我听的，然而我却被
歌声淹没，我听出了青春绽放的旋律，听到了
岁月深处的回声，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响起，
那么浓烈，那么醉人。

如今，让我脸上挂着感谢与幸福的是，在
宁波拥有了一套在绿色生态环境怀抱中的宽
敞明亮的住房。

安居乐业，人生大事。上世纪七十年代，
我和妻子先后都有了正式工作。我在海岛（岱
山）乡镇当干部，妻子是县人民医院护士。从

“农村户口”转变成“城镇户口”后，我们多么想
在县城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啊！可那时候，乡镇
干部是没有住房分配的，而妻子所在单位却不
同，她们有“福利房”分配。医院有不成文之规
定，凡是在编制内的员工，单身的可住集
体寝室，结婚后方可安排单间宿所。

我和妻子都刚开始工作，每月工资仅
三十多元，又没有积蓄，显然在城里独自
购房无经济实力。那时医院条件比较差，
员工宿舍并不多，亟待分配居住的人排着
队，妻子是新来的医务人员，只能默默地等候
院领导发善心安排。因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
蜗居地方，加上各自工作繁忙，在工作日，妻子
依然住集体寝室，我睡在自己工作单位——乡
政府值班室或办公室。到了休息日，我们就一
同去农村父母家吃住。这样心挂两头，东奔西
跑，生活非常不方便。尤其是有了孩子后，感
觉生活很吃力。

起初，孩子断奶后托交给了我母亲抚养，
后来孩子大了些就哭哭啼啼整天闹着要妈
妈。妻子于心不忍，于是，我只好不辞辛苦来
回接送孩子，有时带孩子去妻子处，有时去母
亲处。医院离母亲家有七八公里地，每次我都
是用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接来送去的。

记得有一天晚上，本来上日班的妻子突然
改换上夜班，我就急忙顶着月亮把孩子接来赶
赴母亲家。谁知半路上，坐在自行车后铁架子
上的孩子打起了瞌睡，不慎左脚塞进疾快行驶
的自行车轮子里，“喔唷”，瞬间掉下去的人被
拖行数米后，车才自动急刹后倒地。此刻，受
惊吓、剧痛的孩子嘶声大哭。很快，救护车来
了，经医院检查诊断，孩子脚骨扭转性骨折。
此刻，我揪心加痛心，妻子暗暗伤心流泪。

此事不久后，医院终于照顾性安排了我们
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旧房，不是专门的宿舍，而
是医院门诊部的一间空房子，在太平间旁边。

当年，县医院建在一座巍峨大山的半山
涧，周围是茂盛的松树林，右边有一条自然蜿
蜒的溪坑（沟），潺潺的流水昼夜不停地“叮叮
咚佟”流淌，山坡上显露不少待迁极不雅观的
破旧坟墓。唯有一条通向山下的是有较大陡
度且弯弯曲曲的泥石马路，这是专门为医院新
开辟的通道。居住在这里虽然鸟语花香，空气
新鲜，环境静穆，但是交通十分不便，加上天天
要跟痛苦的病人碰面，过日子也是挺不容易
的。

我们在这儿居住了三四年，我几乎每天早
晨五点左右起床，骑自行车冒着陡路会使车速
突然冲下去的危险，前往山下路途较远的农贸
菜市场买菜，然后推着车爬坡路返回，一下一
上起码得要1个小时。然后带孩子上城里的一
家幼儿园，再急匆匆赶到乡政府上班。遇到刮
风下雨或夜间去山下办点急事儿，那是更加辛
苦不用说了。不过，有房住总比无房住强，只
要能顺顺溜溜度日子过生活，我们知足常乐。

时迁事移，后来县里为方便群众治病着
想，将医院迁移至山下的大岙。新医院整体建
造完工后，另在住院部后方建造了一片四排的
医院员工新宿舍楼群。住房分配的条件：职
务+工龄+先进，按比例计分。谁得分高谁就
优先居住，并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最后
由员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由于医院知名医
师和高职技人员，已在其他地方有房居住，加
上我的妻子工龄较长，这次基层员工分房理所
当然在列，从此真正在岛城拥有了一套66平
米的住房，全家人高兴至极。

1988年，住房制度全面改革紧锣密鼓地开
始。当然，几年后我们这儿的房改政策自然而
然落地。一段时间来，县医院的所有“福利房”
（包括集资房）也同样改革成为“商品房”，同时
房屋产权从“集体所有”一下子嬗变为“私
有”。打那以后，房地产业进入商品化市场经
济新阶段，从而开启了住房买与卖相对平等交
易的新格局。

光阴如箭，岁月静好，我的孩子长大后在
甬城安家落户。几年前，我自己也在城区买了
一套新房子，愉悦地过着闲情逸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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